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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路花开 周秀鱼春 摄

又是一年洋槐花开的时节，母亲让人从
老家为我捎来了一大包洋槐花。

我的老家在渭南东部的沙苑地区。
沙苑以“沙苑文化”闻名于世，更以盛产

“1008”而蜚声三秦大地。在我少时记忆
中，沙苑留给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遍地
一望无际的洋槐林海。

据《大荔县志》记载，沙苑在远古时期原
是一片湖泊，后经几千年的地壳运动，沙苑又
变成了一片广袤的沙海。沙苑，土壤贫瘠，到
处是纵横的沙丘，每到二三月间，沙土飞扬，
沙苑便处在一片昏黄的天际间。二十世纪
五十年代后期，在有识之士的倡议下，当
地政府号召人们广植树木，依当时人们的
认识，先后栽植了大量的经济类林木，如
桃树、杏树、梨树等，亦栽植了少量的洋
槐、榆树、苦楝等树种。

由于沙苑土壤贫瘠，干旱少雨，桃树、
杏树等经济类林木相继干枯死亡。而并
不被人们所看好的洋槐，却因有较强的抗
旱能力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生长起来。
于是，年复一年地栽植，沙苑便成了关中

大地少有的几个林区，当地政府亦在这里
专门设置了沙苑林场。写到这里，我真的
感谢以远见卓识，为这里绿化做出广植树
木决策的地方领导和为沙苑的植被付出
了大量劳动和汗水的父老乡亲。应该说
是他们的血汗浇灌了这片贫瘠的土地，才
能使沙苑那绿色的印象长存于我成长的
记忆中。

洋槐，没有白桦的挺拔、柳树的妩媚、榕
树的浓郁，每年初春，当杏花、桃花相继飘落，
大地都绿透了时洋槐才披上绿装。开花时
节，亦不如桃李那般争奇斗艳。它的花儿是
在绿叶的陪衬下开放的，它在出叶的时候就
展出了花蕾，花蕾挤在花穗上，静等了一些
时日，槐花开放了。一串串的花穗其实早就

含苞了，只是一直害羞似的不肯绽放。忽一
日，终于忍耐不住，扑哧一声笑了。这时候
走进槐林中，你永远也弄不明白，那些并不
丰硕的树枝怎么会开出那么多的花来。

洋槐花的那个白是雪白，一穗白、满树
白。摘一穗轻握手中，掌心里便满是微微的
柔凉、滑腻，那感觉是再舒适不过的了。若
有闲情雅致剥开花瓣，便会有细嫩的、浅黄
的花蕊绽出来。捧一穗放在鼻前轻轻一嗅，
洋槐花的那个香真是香，扑鼻的香，满树香，
沙苑十里一片香。远道归来的游子一踏上
归家的路程，就能闻到这故乡的槐花香。轻
轻一吸，心里那个惬意劲儿就别提了。

槐花的香不仅醉了游客，更醉了赶花期
的蜂客。这时在沙苑满目遍及橙黄色的蜂

箱，漫天遍地都是勤劳采蜜的小蜜蜂。一
次回乡小聚，同一蜂客闲聊，据他讲，在中
国出口国外的蜂蜜中，槐花蜜是天然绿色
食品，受到国外广大客户的赞誉和青睐。

槐花不仅是蜜蜂的宠物，亦是农家极好
的佳肴。槐花好吃，有着一种沁人心脾的香
甜。槐花盛开的时节，沙苑乡亲们都要到槐
林中，采撷一些槐花回来蒸焖饭。他们往往
三五个合伙，带上长长的竹竿去采摘槐花。
槐树的枝比较脆，竹竿伸上去，钩子别住树
枝用力一拧，成串的槐花就卡了下来。然后
用手捋在篮子里，往往一边捋，一边吃。洋
槐花焖饭的做法亦十分简单，把采摘的槐花
穗捡了洗净，拌上面，摊在铺有笼布的蒸笼
里，大火蒸大约十多分钟便熟了。于是，一家
人围坐在一起，用手抓、用碗盛，拌上香油，浇
上蒜汁，配上葱花、调料，看着就让人眼馋。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大量的洋槐林
被砍伐了，连根挖了。沙苑曾一向引以为荣
的洋槐林海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了。如今，时
逢洋槐花花开的季节，满目遍及的洋槐花又
勾起了我对故乡的回忆。

悠 悠 槐 花 情
□秦川

又是一年，什刹海后海北岸波光潋滟，
柳枝轻拂。北京宋庆龄故居内草长莺飞，幽
静典雅的庭院里碧水环绕，山石嶙峋。楼堂
亭榭错落有致，呈现着一片生机盎然、自然
祥和之春景。

正值四月上旬，恰逢宋庆龄故居绽放的
海棠花点缀着晴空，在风中摇曳，似乎每一
朵花瓣都有一段动人而无与伦比的故事。

在《宋庆龄画传》中有这样一段关于她
面貌的描述：“皮肤细嫩，看上去是那么娇
柔、纤弱。她的五官端正，下嘴唇微翘，眼睛
里流露出温柔、遐思的神情，她似乎正从遥
远的地方悲哀地观察着世态人情，为当时的
中国正遭受着的苦难而伤感。”

宋庆龄出生于富裕家庭，是孙中山先生
的夫人，但她一生并不追求雍容华贵之美，
而是以简约、朴素的审美观来诠释她对美的
理解，给人留下了端庄而优雅的印象。展柜
里垂挂着她生前穿过的一件真丝旗袍，颜色
素雅，以黑为底色，白色波点星星点缀，裙摆
在展室盈盈灯光的烘托映衬下自然垂落，十
分飘逸。旗袍透出庄重典雅的气息，引人注
目又很耐人寻味。

转角走进宋庆龄的卧室兼办公室，这里
的家居陈设还保留着她生前的模样。放眼望
去，办公桌旁落地灯的灯罩是由旧窗帘布缝

制而成的，梳妆台旁的镜面水银都脱落了，也
没有更换，沙发也是东拼西凑来的。而在卧
室的东侧，陈列着一台弟弟宋子文送给她的

“施特劳斯”牌钢琴，这架钢琴成为她晚年的
伴侣，陪伴着她度过了无数个孤寂的日夜。
简朴与高雅、平淡与波澜的融合隐匿在这方
寸间的每个角落，使往来的人们纷纷放慢了

脚步，生怕惊扰了这份优雅而宁静的美。
流水潺潺，飞鸽展翅，我沿着小路走进庭

院的更深处。宋庆龄生平展就是一条时间长
廊，展示着她使用过的日常物品，写下的文
稿、函札，收藏的字画、印章和图书等等，将
人的思绪带回了那一个个历史时间节点。

一幅幅老照片，一个个陈年物件无声记
录着宋庆龄传奇的一生。宋庆龄与中山先
生不仅仅是情投意合的佳人伴侣，更是革命

理念上彼此的知己。
展柜中放置着一本字迹模糊、书页泛

黄、书角有着折痕的《英德小词典》，这是宋
庆龄在日本为协助中山先生工作时所用的
工具书。宋庆龄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
忠实战友和得力助手，中山先生逝世后，宋
庆龄继承先生遗志，辗转于革命奋斗的前

线，奋进于民族危难之间，为维护民族团结、
促进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事业建立
了不朽功勋。在 1949 年之后，宋庆龄热心
于少年儿童工作。她对祖国的新生一代寄
予了殷切希望。

《愿小树苗健康成长》是宋庆龄生前的
最后一篇文章，字里行间饱含着她对儿童的
关切与疼爱。书信中宋奶奶将孩子们比作
了充满生机的小树苗，满含深情地对孩子们

提出了希望，要小树苗们强健体魄、学习本
领、陶冶情操，才能经得起任何暴风雨和病
虫害的考验，成长为祖国的栋梁之材。

归途中，我在小溪旁的秋千边驻足良
久，听孩子们的欢声笑语，看他们脸上洋溢
的笑容，恍然间觉得宋庆龄奶奶就在孩子们
的中间，在与他们一起分享喜悦。

宋庆龄的汉白玉雕像前花团锦簇，她端
庄和蔼的面庞总会给人亲切之感，深邃而慈
祥的目光注视着来来往往的人们。人们在
这里纷纷驻足，向她致以崇高的敬意。她那
丰盈的人物形象充盈在每个人的脑海，恍惚
之间，让人们觉得她还生活工作于此，她还
在为人民的事业殚精竭虑，无私奉献。作为
一个生长在新时代的青年人，我不禁想起她
对青年人的谆谆教诲：“知识是从刻苦劳动
中得来的，任何成就都是刻苦劳动的结果，
青年是革命的柱石。青年是革命果实的保
卫者，是使历史加速向更美好的世界前进的
力量。”

宋庆龄故居内的一草一木、一枝一叶、
一砖一瓦，都是岁月流转中无声的诉说者和
民族精神的见证者。

春风骤起，穿过院落里的西府海棠树，朵
朵花瓣簌簌飘落，在春风中显得那么烂漫，那
么光彩夺目，像极了宋庆龄走过的光辉一生。

海 棠 依 旧
□胡洋铭

人间四月天，正是草长莺
飞的季节，我的恩师——陕
西日报高级记者、著名摄影
家王天育先生驾鹤西去，走
完了他 85 岁的人生历程，让
人不禁为之伤感。他留下的
成千上万张照片，犹如一轴
轴画卷，记载着陕西的山川
新貌、社会发展、时代变迁，
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王天育先生早年参军，
1959 年转业至西安电影制片
厂从事新闻纪录电影工作，
1962 年调入陕西日报社任摄
影记者。在长期的新闻实践
中，他亲自教、帮、带，培养
了一大批新闻摄影人才。同
时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于
1985 年出版了《新闻摄影》
一书，摄影界老前辈吴印咸
评价此书是“新闻摄影理论
建设中又一可喜收获”。当
时该书成为一些大学新闻专
业的教科书，我在西北大学
学习时就使用的这一教材。
他热爱党的新闻事业，陕西
的山山水水留下了他勤奋的足迹，陕南陕北、关
中平原，他跑遍了陕西 100 多个县区，哪里有新
闻，哪里就有他的身影。他用镜头和事实说话，
将众多劳动者的形象呈现在报端之上，也将陕西
建设事业的新面貌、新成就反映在众人面前。

几十年间，他把所有心血倾注在新闻摄影事业
上，仅在《人民日报》上刊发反映陕西发展的摄影
专版就有 50 多个。1990 年，他出版了大型文图集
《三秦风采》一书，每个县市均有介绍，充分反映陕
西各个区县人文历史、风土人情、社会经济发展情
况。作家李沙铃看到这部书后感慨道：“寸高之著
把三秦所有县市古今人文纵横编织，汇集成色彩
斑斓、图文并茂的史诗，无愧一本‘秦国彩图’，一本
在手可知陕西天高地厚，文化之丰。”世界摄影大师
郎静山赞叹此书是“陕西的百科全书”。退休之后，
他不顾年事已高，只身一人重走三秦，跋山涉水，历
尽千辛万苦。曾在太白山夜居山洞，在陕北上山
时不慎滑倒，摔伤脊椎骨，康复一年后又以坚强的
毅力重新上路，将陕西的各县又走了一遍，将过去
的黑白照片全换成了彩色，出版了全部彩版的《三
秦风采》。

王天育先生是我新闻路上的良师，他的精神品
格一直激励着我。我在陕西日报社工作时，他常教
导我照片怎么拍、文章怎么写，使我受益匪浅。我
们亦师亦友，互相合作，多次参加采访活动。记得
1995年西安至安康铁路开工不久，他萌生了想去现
场采访的念头，于是我便与承担施工建设的中铁一
局联系，4月 28日从西安出发，中午到达秦岭山口，
稍作休息后，下午便投入采访。

当时隧道掘进有 1000多米，我们戴上安全帽走
进隧道，只见工人们正在忙碌，有的在清理石碴，有
的在排除洞顶的悬石，最里面是掌子面机器正在作
业，那庞大的机器一次带动 10几个钻杆，将岩石打
得像蜂窝煤一样，最后爆破，向前掘进。施工的场
面真让人激动，一个记者的责任感使王天育一门心
思将照片拍好，他手持相机，一次次按动快门，一次
次调换角度，将工人们辛勤劳动的姿态收入镜头之
中。因隧道已进入大山之中，洞内顶部的岩石上不
停有水珠滴答着落下，专心拍摄的他全然不顾，等
走出隧道才发现衣服已被水滴打湿。

当晚我们同工人一起住在临时搭建的板房里，
第二天一早又拍摄了工人们的住房和外部环境。
下午回到西安，我们分工合作，由我撰写文稿，他来
冲洗制作照片。第二天我们将照片选好，文字定
稿，送到编辑部。5月 1日，《陕西日报》在头版头条
位置，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刊登了这一报道，引起良
好反响，给一线施工的工人们以极大鼓励。

此后，我们又一同赴韩城、蒲城一带采访黄河
防护和抽黄灌溉工程。不管条件多么艰苦，他都坚
持到一线，用镜头捕捉感人事件。一次，我们到建
筑工地采访，正值盛夏，钢管被晒得发烫，他手扶钢
管，脚踩脚手架，在烈日下拍摄建筑工人挥汗如雨、
默默奉献的身影。

王天育先生在新闻摄影方面颇有建树，不少新
闻照片获得国家级、省级大奖，有的还参加国际影
展，被誉为“摄影大家”。他长期担任陕西日报社
摄影部负责人，曾任陕西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陕
西艺术摄影学会副会长、陕西省新闻摄影学会名
誉会长等职，用影像讲好陕西故事，为陕西的摄影
事业作出了贡献。

先生是去年 5 月发病的，医院进行了多方救
治，由于年高体弱，病情越来越严重，最后不能言
语，临终没有留下一句话，让人遗憾。

斯人已去，风范长存。那一条条胶片犹如一道道
彩虹辉映天际，张张影像耀三秦，画幅长留天地间！

这是我四年来第一次爬山，
感觉酣畅惬意，高兴又幸福。

早上不到 8点，我们迎着朝
阳出发。一路上看着路两旁绿
意葱茏的树木、竞相绽放的野
花和太阳洒下的光辉，我有点
迫不及待，仿佛心都飞到了秦
岭山上。

“真美呀，蓝的天、绿的叶、
紫的藤、黄的花、红的果，还有这
悦耳的鸟鸣、潺潺的流水、清新

的空气，可比我们校园不知要强多少倍了。”刚到
山下，儿子就兴奋地喊道。

“孩子，别急，好风景还在上头呢，慢慢欣赏
吧！”“现在是9点10分，来回往返最少得4个小时，
希望大家保持体力，步调一致，不要掉队。每人拿
上一瓶水，我们向山顶进军，谁先爬到山顶，谁就
是冠军。”领队张哥接连说道。

随着张哥一声令下，队伍瞬间就拉开距离。
踩着松软的泥土，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听着远处的
钟声，大约20分钟我们就到了第一个临歇点。

“孩子，还不错，一口气都没歇就爬上来了，你
‘眼镜哥’第一次爬这点路都歇了4次。来，坐这儿
歇会儿补充体力。刚走的路平缓，后边路陡更费
劲。”张哥说。

“小伙子确实比我强。舅别说我了，这次我不
是跟上了吗？”“眼镜哥”反驳道。

“伯伯，这也叫路，坑洼不平不说，还险象环
生。看树枝把我手都划了一道口子，太难走了，有
没有像旅游景点走的台阶路？”儿子问道。

“傻孩子，这是野山，还没有被开发，这种路是
驴友走的路，这才有意思和挑战性，前几年你不也
爬过这种山吗？再忍忍、再坚持。”我应道。

“孩子，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自然就有路
了。这是村人砍柴走的路，过去人经济不好，砍柴
卖柴补贴家用，浅山处和路两边的柴都被人砍了，
只剩下深山里和难砍的地方，显得路好走。现如
今，国家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好了，人们生活水平高
了，保护环境意识也强了，不用再上山砍柴，显得
路就不好走了。”张哥笑着解释。

20多分钟后，我们到达第三个休憩点，这是块
约六七平方米的沙土地，有三块石头分布其中。
站在开阔地朝下望去，远处依稀可见的渭河、错落
有致的高楼、碧绿无垠的田野、一路疾驰的车辆、
忙忙碌碌的人们一下映入眼帘，让人目不暇接。
朝上远眺，连绵不断的山脉、郁郁葱葱的树木、万
里无云的天空，让人不得不感慨大自然的壮美神
奇和鬼斧神工。

“兄弟，体力不错嘛，呼吸很均匀，看起来锻炼
真有效果。今天我们速度快，平常我们走走歇歇
费时间，现在上山已经走了一半路了，看来今天要
有所突破了。”张哥对我说道。

“哪里，都是速度把控得好，再加把劲我们就
到了。”我笑语。

就这样，我们短暂停留后又挺进了。沿着崎
岖不平的路，抓着两旁的树枝，想着山顶的盛景，
不一会儿，我们就被一块大石头挡住去路。这块
大石有近3米高，两边是悬崖，中间有一缝隙，只容
一人穿过。

“这能过去？还有路吗？”儿子嘟囔道。
“能，看我的。大家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张哥

自告奋勇。
“爸，我上来了，真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

小’的感觉。”儿子兴奋地喊。
在张哥的带领下，我们都轻松且安全地翻过

大石，来到一块空旷的地面。登到山顶的那刻，吹
着徐徐的春风，吸着醉人的氧气，赏着如花的美
景，心里别提有多惬意了。

“舅，今天有张叔，确实快，平常到这里基本上
就11点多了，今天才10点半，足足快了半个小时。”
大个子外甥翻着手机对张哥说。

“接下来就下山了，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
难’，下山虽不费劲，但一定要注意安全，尤其是前
边还有许多游客上山，大家要注意避让，保护好自
己。”张哥提醒道。

下山一路是下坡，确实轻松多了，我们踩窝
点，抓树条，蹚水塘，过泥泞，越石块，哼着曲，唱着
歌，说着话，不觉得就到了山下。到山下出发的地
方刚好中午12点半，整整3个小时20分钟。

回家的路上，看着渐渐远去的大山，听着车轮
滚动的声音，和着美妙的旋律，我在想，人生就像
爬山，布满荆棘，坎坷不平，风险常在。只有坚持
不懈去追求奋斗、努力付出，才能看到风景，享受
乐趣，才能真正有所成绩和作为。想着想着，我
就睡着了……

爬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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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给你俊秀，水给你温柔。天水，华夏
第一县，地处陕、甘、川之要冲，西安、兰州
两大城市的连接点，古丝绸之路的重镇。

“天河注水”的美丽传说给了它神秘与灵
性，穿城而过的天河水春不涸、夏不溢，四
季滢然，到处水灵灵的。

这儿一个水潭，那儿一条河流，清清
河水哺育着陇上片片绿洲。远水兼天净
的天水，人称“陇上小江南”，天高地阔视
线开，人不拥挤车不塞，不太多的高楼大厦
挡不住高远的凉风。这里比西安气温稍
低，路两旁的樱花开得正好。坐在去麦
积山的公交车上，视线与满眼的樱花交
接，一株接一株，个个盛开娇艳。

忽然想起刚在伏羲庙里已开罢的
樱花落了一地，在红墙的掩映下，游人
摆着各种姿势留影，我却感伤地回味
着《红楼梦》里林妹妹葬花的情节，“花
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
愿侬此日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
悲喜交加之际，有“甘肃小黄山”美誉的麦
积山已映入眼帘。“千里横黛色，数峰出云
间。”这是王维的诗句，慢慢地走，细细地
品，可理解几分。

从“麦垛”一级一级下来，路遇含苞待
放的玉兰，沉睡了整个冬天的绒荚缓慢打
开，白色花苞有的绽露枝头，宛若身姿绰
约的美人。馨香四溢，上下两朵，在湛蓝
色天空的背景下，镜头中的姊妹花惊艳无
比，我是否也可折花捎差使，寄与郧西人
（我和爱人同是工程人，他现在湖北郧西
工地），把暮春时节思君不见君的挂念也

“聊赠一枝春”？
呱呱、捞捞、嘫嘫（天水当地名小吃），

不可一日无此君。一般的高铁站都需上
行出站，天水南站则是下两层到地面出
站，跟着人流向外走，远远就听到“麻辣烫
专线”的吆喝声不断。随即“麻辣烫专线
乘车点”的牌子也出现在眼前，公交车的
广告早已应时换成了麻辣烫人气榜单。
我正想着吃海英家的、伊甸园家的还是开
元家的，女儿看出了我的心思，我们吃排
名第五的元女麻辣烫。

一下车我们买了浆水酸奶来解渴，味
道好像没有平时浆水的酸味，但酸甜度掌
握得刚好，值得一尝。快步转进了育生巷，
吴大师的呱呱那是出了名的。吃上一碗面
鱼，再来碗浆水面，口水都下来了！天水美
食太多，需要计划着享用，两人只要了一份
呱呱，舀一勺入口，绵密有嚼劲，辣子辛香
入魂。往里就是小武酥饼，长长的队伍排
到了台阶下面。大概等了半个小时，要了
一个黄酥饼和一个荏子饼，第一口下去便
知这是我们吃过最酥的饼。本想留到第二
天，忍不住一会儿你揪一点，一会儿我掰一

块，全进了肚子。元女麻辣烫是中餐，也是
女儿此行最大目的。它的香辣自不必提，
从店里买了十袋辣椒面回来送亲友，麻、
辣、香，哪方面都没得挑。

伏羲造世、麦积烟雨，威震华夏也醉了
神州。天水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重要
发祥地之一，一画开天、肇启文明的伏羲，炼
石补天、拣土造人的女娲，五帝之首、统一中
华的轩辕均诞生于此。我们炎黄子孙是龙
的传人，也在这里找到了最初的原形。伏羲
城里的龙马造型独特，头为马、身生鳞、额

生角、肩长翅、牛蹄鱼尾，背负河图，随
着部落走向联盟，图腾融合，龙图腾诞
生。伏羲开华夏文明，创八卦、制嫁
娶、结网罟、整氏姓，人们代代传颂。

麦积山百里石窟艺术走廊美不胜
收，有多少文人骚客为你竞相折腰。
这里的石窟大小不一，每一窟内都雕
刻着精美的佛教神像。其中最为引人
注目的是散花楼上七佛阁，分为七间

八柱，龛外石胎泥塑天龙八部。在此俯瞰，
方圆百里林海茫茫，满目生碧，气势磅礴，
如诗如画，如将色彩缤纷的花瓣腾空撒下，
顿时明白了“天女散花”的意境，飘飘欲仙
感油然而生。一路上紧跟仅容一人的台阶
向上，其间还弯腰通过半人高的石洞前
行。我对艺术的鉴赏力有限，但我喜欢这
里尊尊佛像带给我的东方韵味。

再见了！天水，山清水秀谁能忘？美
食天地味蕾飘香，二次领略是太多人的
意向？“东方的蒙娜丽莎”，是否能把你那
微笑赠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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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水 行
□王慧春


